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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四的下午，复旦大学
光华楼西主楼  楼的一间教室
里，都会传来“叮叮当当”的敲
击声。

只见教室里摆满了大漆
桌，上面堆放着用于篆刻的石
头、等待修缮的古籍和字画，以
及棕刷、排笔、宣纸、毛笔、浆水
等工具材料。左手执刻刀，右
手执敲板，几张红色桌子旁，十
几个学生埋头围坐在一起，各
自守着手中的青石块，反复敲
打着石头上的文字。

这是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
护研究院开设的课程“古籍修
复基础实践”。课堂多是动手
的活，学生则都是硕士研究生，
甚至博士生。

一 博学笃志
国宝级“工匠”坐镇

顾、乐、伍、殷……这学期，这群古籍保护
方向的专业硕士，在这门必修课“古籍修复基
础实践”上，主要学习“百家姓”石刻。以大
篆、小篆、隶书、楷书和行书五体，将   个常
见百家姓姓氏刻于青石块上。目前，用于刻
百家姓石头的单面他们已全部刻完。

“赵老师来啦。”只见一位精神矍铄的老
者走进同学们中间，他摸着刻痕，一眼看出了
问题所在，拿起刻刀，边给学生们演示如何走
边、扣底，边细细讲解篆刻方法与技巧。

他是主讲教师，上海图书馆退休的副研
究馆员、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
专家赵嘉福。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
批古籍修复人才，从业六十余载，他成了当今
国内全面掌握古籍修复、碑刻传拓、碑帖书画
装裱等技艺的大师。

豫园“海上名园”刻石、陆家嘴“世纪大
道”刻石、龙华烈士陵园革命英雄纪念碑、复
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石碑等都是赵
嘉福的作品。今年是他在复旦教学的第九个
年头。

一转身，赵嘉福开始指导学生如何修复
破损字画。在大漆桌上喷点水，取一块比破
损处稍大的宣纸贴在桌面，再将作品平铺，破
损处与宣纸重合。接着，用排笔搅匀浆水，慢
慢将字画排贴在桌上，并用小拇指挑出破损
的缺口，慢慢抚平。“搅动浆水这个动作不要
忘记，浆的厚薄会影响排笔的动作。”边操作
演示，赵嘉福边嘱咐着。

在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像赵
嘉福这样的国宝级“工匠”“大师”还有多位。
包括——

童芷珍，原上海图书馆资深古籍修复师，
曾应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等邀请，讲授古
文献修复课程。代表修复作品有宋刻本《左
传》、清康有为手稿《大同书》。

黄正仪，长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与传授
传统技艺。修复代表作有《白榆集》（明万
历）、《皇明大事记》（明崇祯）、《淡轩先生诗
集》（明末）等。

大师们目的只有一个，让古籍修复师后
继有人。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是国
内最早成立的、专门培养古籍修复师的地方。

二 抢救文物
修复师后继乏人

    年开播的高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
文物》，让国人第一次深入了解了文物修复师
这个职业。人们了解到故宫内的“文物医
院”，也了解到刚出土的文物原本已然残破不
堪、古代名家的字画已经千疮百孔。正是经
过文物修复师的精心修复，才重现光鲜亮丽。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进
程中，创造了丰富的艺术文明。保存在地面
上和地下的文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数量极
其丰富。它们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

造和智慧的结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文
化艺术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实物资
料。但是，这些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流
逝，都经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害。比如，
金属文物锈蚀、瓷器破碎、古籍破损等，所有
这些历史文物都要进行抢救和修复保护才能
长期保存下去。

有调查显示，中国文物系统    多万件
馆藏文物中，半数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世
界上许多国家的文物工作已进入预防性保护
阶段，而中国仍停留在抢救性保护阶段，也就
是说“快不行了才去救”。造成这一现象的重
要原因，是文物修复师的缺乏。

古籍修复师是文物修复师中的一部分。
由于材质的特殊性，古籍书画在传世的过程
中极易因为保藏不当，遭遇受潮发霉、虫蛀鼠
咬；纸张的自然老化也会使书画产生破洞、碎
裂、褪色等问题，如果不及时修复，书画的寿
命很快就终结了。我们今天能在博物馆看到
几十、几百年前的书画，都是靠古籍修复师一
代一代接力修复保存下来的。

目前，国内高校每年培养的文物与博物
馆专业高校毕业生为    至    人，而最终
进入博物馆及文物考古一线的仅    余人。
中国现有专业博物馆    多座，一座博物馆
每年招收的专业大学生竟然不到半个。而
且，这半个学生，还不一定是专业人才。

三“武林秘籍”
练完外功修内功

古籍保护工作离不开古籍保护人才培
养。    年，复旦大学发出呼吁：中华古籍
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物质载体之一，也是中
华民族造纸与印刷两大技术发明的历史见
证。古籍保护涉及文献学、高分子材料学、物
理学、生物学、非遗、艺术美学等多学科领域，
传统的保护手段多依赖于前人的经验总结，
缺乏对科学保护机理等的探究，因此，复旦愿

意与兄弟院校一起，共建“古籍保护专业”，并
建成古籍保护学科体系。同一年，在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支持下，复旦大学成立了中华古
籍保护研究院。研究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培
养国家急需的古籍保护高端人才。

记者在该研究院现场看到，目前，它已经
下属设立多个专业机构，包括：国家古籍保护
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
心——复旦大学传习所、复旦大学古籍保护
研究中心、古籍保护技术基础科学实验室等，
一个较完整的古籍保护人才体系和研究体系
已经在复旦初具规模。

复旦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华古籍保护
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介绍，研究院自
    年起招收国内首届古籍保护方面专业硕
士，后增加地方文献保护、纸质文物保护两个
专业硕士方向。自    年起，招收高分子材
料与古籍保护、文献与古籍保护、传统写印材
料与古籍保护方向的博士生。

“我们培养的学生学历都在硕士以上，而
且都是能亲自动手的古籍保护工匠型特殊人
才。”杨光辉说。

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复旦培养的古籍修
复师，如同一位“武林高手”，既练“外功”“轻
功”，又要修炼“内功”。

古籍保护专业硕士的课程设置如下：中
国美术史、古籍保护概论、中国藏书史、古籍
保护前沿研究、古籍修复、古籍编目等专业
课；古籍修复实践、古籍版本鉴定、中国书画
临摹与修复、传统石刻传拓碑帖修复实践等
选修课。古籍保护专业博士的课程包括：古
籍保护科技实验、高分子材料结构性能与古
籍保护等。

上述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专业知识，同时
又具备认真细致的动手技能，视为“外功”“轻
功”，杨光辉认为，优秀的古籍修复师还应具
备较深的文化底蕴，视为“内功”，内外双修，
成为一流的古籍修复师。这正是复旦的培养
目标。

四“复活”工艺
中国纸修中国书

高科技，也是当下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一个重点课题。

采访中，杨光辉说起多年前带研究生在日
本奈良访问时的经历。一名第六代手工造纸
传人对他说，这家作坊传承百年，提供奈良等
地日本古籍的修复用纸以及日本天皇宫廷用
纸，还说，如果需要，他可以为中国提供帮助。

一席话，道出了中国古籍修复的痛点。
中国古籍繁多，大量急需修补，但是，长期以
来，中国缺乏优质的古籍修复用纸。而世界
上绝大多数的古籍修复用纸，都来自日本。

“我们的纸张，寿命太短了”，如何解决长
寿命纸张研制的关键科学问题，是摆在中华
古籍保护研究院面前的难题。

复旦大学利用学科优势，全校总动员。
已故的生物学教授钟扬和他的团队寻找到了
长寿纸的纤维植物——荛花。

终于，有一天，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院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前任校长杨玉良带
来一个好消息：中国传统的开化纸工艺在复
旦大学支持下，得以在浙江开化“复活”，这是
中国千万古籍的福音，今后，中华古籍可以用
中国自己造的纸张来修复。

在中国传统手工纸中，开化纸因其细腻
洁白、薄中见韧、寿命长久的特质而享有尊贵
地位与国际佳誉。开化纸史称“藤纸”，其工
艺源于唐宋，至明清时期趋于纯熟。当时宫
廷内的诸多文书与刻书皆用开化纸，例如清
代康乾时期的《康熙字典》《全唐诗》《四库全
书》等著名典籍多由开化纸制作而成。然而
这样一种宫廷用纸的制作工艺却由于历史原
因而失传。

眼下，世界范围内最受认可的传统手工
纸是日本和纸，世界主流机构基本都用这种
纸张进行古籍保护修复工作。开化纸的失传
使得中国缺失顶尖品质的手工纸。而对于古
籍保护来说，不能使用源自中国的优质手工
纸来修复象征中华文脉的古籍，更是一种遗
憾。虽然开化县民间艺人已经尝试恢复开化
纸工艺，但是人员设备、科学技术的缺乏使得
研究受到很大的制约。

    年起，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
院研究团队相继与开化县“开化纸传统技艺研
究中心”、广州市《广州大典》中心合作，携手启动
开化纸传统工艺恢复项目研究。从那一天起，

“开化纸——杨玉良院士工作站”正式启用。
杨玉良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这样一

种品质优良、能保存千年的开化纸若能重现，
就能实现用中国自己的纸张来修复中国古
籍，为古籍修复提供重要的材料保障，提升中
国古籍修复的民族自信心与国际影响力。

快下午 时了，  楼教室内的“叮当”声
渐渐停息。赵嘉福结束了当天的教学，有些
疲劳。他说，其实并不要求学生走刀、转折和
自己一模一样，“只要能做好就行，有创新意
识更好。大学是教基础知识，到具体工作岗
位，这些是敲门砖。”

古籍保护与生物、化学、计算机等学科联
系越来越紧密。未来，教室里还会有更专业
的设备，能测试同学们敲打的压力和轻重缓
急等，对提高他们的技术将有很大帮助。听
到这个消息，赵嘉福很高兴。

“我是一块砖，哪里古籍需要修复，我就
去哪里。”这话，赵嘉福常说。“老师教授的不
仅是技法，还有做人的道理。我选择这个专
业还是因为个人喜好，从小就喜欢传统文化
和艺术，刻章和装裱也是自己的爱好。我工
作过一段时间，又特地转专业过来学习这个
内容。毕业之后比较合适的是去图书馆或者
博物馆从事古籍相关的修复的一些工作。”复
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  级硕士研究生
蒋明鲁告诉记者。

截至    年 月，复旦已培养古籍保护
方向专业硕士  名、博士 名，就业去向为上
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上海博物馆、四川杜
甫草堂博物馆、桐乡市图书馆、北京东城区档
案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档
案馆、中央党校等。恍然间，人们似乎可以看
见，灯光下，一个个面对古籍的年轻人。尽管
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太少太少。人们期待着，
在寂静的古籍收藏间，年轻人的身影多起来，
中国的古籍修复师不会后继乏人。

本报记者 张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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